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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激荡的大背景下，如何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课题，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为此提供了科学标准和

重要方向。准确理解“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大要求的前提是

厘清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生产力的当代发展，新质生

产力是以技术革命性突破为前提，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第四次科学

技术革命使生产要素的内容进一步扩展，除了资金、劳动、技术等旧生产要素外，还包括信息、数据、能源

等新生产要素。从生产要素视角来看，生产优势的评判标准正在从单一的要素投入数量转向数量与质

量并举。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方面，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应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以能否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作

为评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败的根本标准，以新质生产力特征要求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

要充分发挥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必须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快实施科技重大项

目，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培育未来产业；二是要建立起有利于颠覆式创新发生的体制机制，为

颠覆式创新提供更多场景需求；三是不忽视传统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四是要规范和优化产

业竞争环境；五是要调整优化产业体系内部关系，形成一个驱动创新机制顺畅和更加均衡高效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六是要提升国家的产业治理能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提升产业政策有

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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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党中央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高度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如何准确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以什么标准指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高质量发展面临的迫切难题，也是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自身的关键所在。新质生产力

理论的提出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标准和重要方向。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系统阐明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

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1］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新质生产力理论与发展的完

整体系。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2］，为新时代产业体系建设明确了标准，指明了道路。因此，准确全面地把握新质生产力发

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关系至关重要。

目前，学术界大多数研究成果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

下方面：一是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应有之义，现阶段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关键就在于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3］，发展新质生产

力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新的活力［4］，有助于以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形成竞争新优

势，有助于积蓄发展新动能［5］。二是分析新质生产力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新质生产力从

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培育未来产业三个层面推动产业现代化［6］，通过技术赋

能、组织重塑、要素提升、补链强链和筑基强基等，对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建

设产生驱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7］。三是从实践情况研究新质生产力对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具体赋能。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必须全面融入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之高

度契合的产业结构、组织形式和生态系统［8］，发挥智能制造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支撑引

领作用［9］，厘清数字产业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路径［10］、人工智能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机制［11］

等。此外，也有文献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关注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反作用 ［12］，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13］，从现代化产业体系必要支撑

的高质量劳动者视角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14］。

总体上看，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从新质生产力赋能和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重要作用的维度

展开，体现了生产力第一性的基本原理，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反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界定二者的范畴和本质

联系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比如，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看，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建设

路径是什么？发展目标是什么？如何学理化地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建设要求？这些

都尚付阙如。为此，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构建一个解析生产力和产业体系

关系的理论框架，阐明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在逻辑，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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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产业体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

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研究“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首先要弄

清楚生产力和产业体系的关系，对此既要有正向思维——即从生产力的内涵分析其为什么能够赋

能产业体系建设，同时也要有逆向思维——即从产业体系的内涵分析其建设为什么能够推动生产

力发展以及怎样推动生产力发展。

（一）产业体系的内涵

产业体系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和相互支撑的产业部门、主导力量、要素条件等构成的有机系

统。在一定经济区域内，各产业之间基于特定的经济技术关系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

约的有机整体，它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到产品销售、服务提供等各个环节，包括不同产业

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详尽分析了 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形成

的基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产业体系。比如，关于机器与大工业的研究，《资本论》论述了机器

和大工业对资本主义产业体系的重构——机器和工厂制度不仅席卷了整个制造业，使原有手工工

场和家庭作坊不得不逐渐退出市场，而且进一步改造了传统农业，使其不得不改变经营方式。关于

竞争的研究，《资本论》指出了资本主义产业内竞争以技术进步从而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展开，产业

间竞争以资本流动从而追逐利润率而展开。关于再生产的研究，《资本论》阐明了社会简单再生产

和扩大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即两大部类生产之间和部类内部各产业比例平衡。关于不同

资本部门关系的研究，《资本论》揭示了生产资本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基础，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作为

流通领域和信用领域的资本形式是由生产资本派生而来的，不同资本部门相互依存共同构成资本

主义经济运行。

沿着《资本论》的思路，我们认为产业体系的内涵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产业内部关系，即

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等；二是产业间的关系，即经济部门或产业的功能定位、不同产业之间的比例关

系、配置状态和相互作用，如产业结构、产业融合、产业集群等；三是国家与产业的关系，即国家对产

业的治理，如产业规划、产业政策、产业布局等。我们可以从产业内企业关系、产业间部门间关系、

国家与产业关系这三个维度，更深刻地把握认识产业体系这一概念，进而分析如何通过构建符合新

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

（二）产业体系属于生产方式范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和辩证统一体，既反

映生产力的技术物质基础，又体现生产关系的制度安排。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

生产力，而生产方式则是两者结合的动态表现［15］。有研究指出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是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体。特定的劳动方式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同时受到特定生产关系的制

约，具有显著的社会历史特征［16］。生产方式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人与生产资料结合产生的技术组

织形式，体现为企业内部的劳动方式；二是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体现为企业间、产业间、部门间的

有机联系。据此，产业体系属于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形式范畴。

据此，我们认为产业体系应当界定为生产方式范畴，是生产方式的具体体现，处于生产力与生

66



张 晨，等　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内在逻辑与关键举措

产关系的中介和交接点的位置，既是生产力应用所形成的生产的组织方式和产业载体，又是进一步

形成生产关系范畴的基础，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互动中发挥桥梁作用。作为生产方式的重要组

成部分，产业体系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和劳动分工，直接反映社会生产力水平，还

包含了生产关系的因素，受到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的制约。产业体系作为生

产方式的核心环节，连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在两者的互动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一方面，在特

定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产业体系通过资源配置和整合，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产业体系又是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构成了广义的生产关系。因此，产业体系不仅包含

生产力因素，也体现了生产关系的特征，二者在产业体系中得到了有机结合。

（三）产业体系对生产力具有积极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中介，而在生产力和生

产方式这一组关系中，同样存在着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的辩证关系。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论证了以机器大工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如何反作用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工场手工业产业体系的建立，为追求更高更新的劳动生产力，资本对技术进步产生了更大的需

求，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起来并深刻应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比如，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

点，由工具机所建立起的手工工厂的产业体系对作为动力设备的蒸汽机产生了巨大需求，推动了蒸

汽机的不断改进。随着纺织机与蒸汽机的结合，催生了新的纺织部门产业体系形成，由于纺织业的

带动，随之引发了机器制造、钢铁冶炼、化工印染、煤炭、铁路运输等其他产业部门的新变革，从而开

启了工业革命的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 18
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

革命成为必要。”［17］后来，工业史研究进一步证明了这一论断：蒸汽机的持续改良，源于当时英国采

煤业迅猛发展的需求。采煤业的繁荣为蒸汽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应用场景，而蒸汽机技术的不

断进步又为采煤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18］。这是产业体系发挥反作用推动生产

力进步的经典例证。

因此，在认识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问题上，不仅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对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赋能和推动作用，更要认识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新

质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互依存、共同演进的。新质生产力为产业体系提供

创新动力，而产业体系则为新质生产力的实践与验证提供平台，两者在发展中形成动态循环，共同

推动高质量发展。路风对中国自主创新的研究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路风提出了一个“产品开发

平台”的概念模型，证明了产品（和工艺）开发不仅是创新的中心环节，而且是技术能力成长的关键

机制［19］。他认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协调性为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和应用的“通道”，使得技术进

步能够在不同产业间产生协同效应，正因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良好基础，才得以率先产生新工业——

消费级无人机和新能源汽车就是两个有力的证明［20］。所以，就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来说，

理解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反作用更为重要。一方面，我国新质生产力虽然在实践中有

所形成并展示出对产业发展的强劲推动力，但总体上还处于培育和加速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产业

体系是生产力的载体，如果没有先进的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代化产

业体系的发展和建设过程，本身就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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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三个原则

在分析新质生产力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系时，不仅要认识到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作用，还要更加重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反作用。只有围绕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要求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使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产生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土壤、

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平台、承载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一）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

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这是由国内外形势

变化共同决定的。从内部环境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新质生产力”理论时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21］。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对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回答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要以高

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能的攻关期，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依然突出，产业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

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要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和解决深层次矛盾，必须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路径，转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力变革、提升生产

力水平、拓展生产力空间。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呈现，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

集活跃的时期，成为生产力跃升的机遇窗口。在此背景下，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就要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巨大机遇，加快形成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

力，开辟新赛道、打造新优势。从外部环境看，当今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经济全球化出现

逆流，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兴起。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加

速重构，地缘政治不稳、局部冲突频发。全球范围内围绕科技制高点的争夺战日趋激烈，科技创新

和产业升级的竞争愈加激烈。在此背景下，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培育壮大

发展新动能、切实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加迫切。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利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补齐产业链的短板断点，疏通堵点卡点，确保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持续运转，打造我国新的国际

竞争优势，提升中国产业新的国际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本质是先进生产力，认识和把握

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认识和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先进性。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必须具备“先

进性”的特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还必须具备“完整性”“安全性”的特点——只

有建造出完整而有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才能把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确保国内大循环的顺畅运转。

（二）能否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是评判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败的根本标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将生产力发展

作为判断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思想。在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

于”标准中，“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位于首位，被明确确立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

的标准。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性标准，并

原创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标准重大意义的认识。他指出，“我提出新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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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这个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主要考虑是：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也是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13］。同时，优质、高效、协调、创新的产业体系对生产力

发展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与否的直接标准和根本标准只能是生产

力标准，即是否能够源源不断地孕育、形成、发展新质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体系建设在推进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实践路径作出了系统阐述，

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要牢牢把握产业革命大趋势，把科技创新真正落到产业

发展上；强调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要及时

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

来产业，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

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

业链安全。这些重要论述，深化和发展了生产方式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的认识，阐明了现代化

产业体系建设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12］。

（三）以新质生产力特征要求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

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这一科学界定不仅

精准概括了新质生产力的特征，也为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了建设方向。第一，新质生产力是智能化

的生产力。当前已经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中心主题是“智能化”。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和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称之为“第四

次工业革命”。他认为，蒸汽机的发明驱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水线作业和电力的使用引发了第

二次工业革命，半导体、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应用催生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而正在到来的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智能化与信息化，进而形成一个高度灵活、人性化、数字化的产品生产与服务模

式［22］。美国学者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则提出，当前人类已经进入“第二次机器革

命”时代，他们认为第一次机器革命代表的是人类肌肉力量的延伸，而第二次机器革命则是人类智

能的延伸，其核心在于数字技术，以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特点［23］。当前，随着诸如CHAT-GPT
等通用式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突破，智能化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中心主题似乎已经从初见端倪变

得更加清晰，而其所造就的生产力新质态必定是智能化的先进生产力。因此，智能化也必须成为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要方向。第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在高质

量发展阶段，面对生态环境压力和人民对更好的生态环境的要求，我们必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处理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关系，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也是因为，绿色发展本身就是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产

业前景。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必须以绿色化作为基本特征，发展壮大绿色低碳产业、环保

产业，同时促进传统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升级，成为绿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推动新质生产力

形成和发展。第三，新质生产力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化的生产力。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

为基础，通过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经济形态。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指出，“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可以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24］。因此，数字经济是融合性的形

态，它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生产方式改变和生产效率提高的重要途径，发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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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已经成为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重构市场竞

争的关键。新质生产力具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化发展的特征。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

设，须以融合化为重要方向，实现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的全面提升。

三、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举措

前述指出，要充分发挥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就必须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

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呢？我们认为应当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从产业体系的三个层次内涵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出发，着重做好

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做强做优做大高科技实体经济产业，为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驾护航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只有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

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内生的动力。一方面，做强做

优做大实体经济能够为创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稳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支撑，提供产业载体和

平台；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在产业链协同效应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产业链的升级优化将为新质生产

力提供应用场景和不竭需求，完整、高效的产业链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稳定支撑和持续动力。

新质生产力说到底是科学技术与产业结合的产物，不可能独立于产业链，离开产业链，新质生产力

将成空中楼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要围绕发展新质

生产力布局产业链”［1］。

具体来说，一是要加快实施科技重大项目，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性布局培育未来产业。

要密切关注前沿技术发展动态，用硬科技赋能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前瞻性技术创新发展未来产业，

面向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重点方向，加速推进新技术新产品落地应用，为新质生

产力的持续发展蓄力。通过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链的高端化、完整化、自主化，催生新技术、新

产品、新业态、新产业，以新兴产业发展引领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二是要建立起有利

于颠覆性创新发生的体制机制，为颠覆性创新提供更多场景需求，通过颠覆性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

发展。相关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往往是由市场需求引致的，颠覆性创新能否成功，应用场景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些具有较大规模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才能成功实现产业转

化，形成新质生产力［25］。三是不能忽视传统产业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传统产业是我国产

业构成的基本盘，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基础，要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全面深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广阔需求，推动新质生产力蓬勃发

展。四是要规范和优化产业竞争环境。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

竞争。“内卷式”竞争通常表现为价格战、压缩必要生产成本、降低产品质量，从而导致企业利润微

薄、无力投入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受到抑制，甚至使落后产能驱逐先进产能。“内卷式”的恶性竞争，

不仅影响企业、行业发展，更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必须尽快进行综合整治，建立

良性竞争格局和健康市场生态，真正激发创新活力和效率提升，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

（二）调整优化产业体系内部关系，更好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是若干产业门类、产业部门的拼盘式组合，而是各产业、各部门间有机联系

的复杂生态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推动产业之间、产业门类之间、产业上下游环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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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产业各部门间形成互补互促、协调耦合的格局，更好发挥协同效益，构建一个创新驱动机制顺

畅和更加均衡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例如，产业体系中不仅有生产性

部门，还有服务性部门，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将生产性部门和服务

性部门对立起来，而是要统筹协调二者的功能，发挥好服务性部门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特别

是要从产业部门间有序链接、协同耦合的维度，建设更为合理高效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

从高水平生产性服务业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看。生产性服务业是一种中间服务部门，主

要为各类市场主体的生产活动提供服务，主要包括：交通运输物流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

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高水平的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至

关重要。制造业中的研发、设计、专利、品牌等高端部分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的范畴，随着数字技术

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生产性服务业中直接支持新质生产力、先进制造的部分会越来越

多，不仅为制造业注入了高附加值要素，还加速了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方向转型。

比如作为科技行业的领军企业，华为利用其在智能化和数字化领域的技术优势，为赛力斯提供从智

能驾驶系统到车联网平台的全面技术支持，这种深度合作不仅帮助赛力斯提升了汽车产品的智能

化水平，还显著增强了其市场竞争力，使其能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快速崛起。华为通过赋能赛力斯

的实践表明，技术型的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打破传统制造业的增长瓶颈，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创

新，为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升级提供了重要路径，凸显了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整体产业升级中的地

位。因此，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使其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培育、发展、运用的重要方式，更

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和产业升级，也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方面。

从风险资本和科创类资本市场制度对支持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看。风

险资本的资本特性是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追求高回报，风险资本能够为高风险、高不确定性的科技

初创企业提供关键的资金支持，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问题；风险投资者还通过管理指导、战略建议以

及行业资源整合，提高企业技术研发与商业化的效率。风险资本的介入还能够加速技术扩散与市

场化进程。比如，美国成熟和发达的风险资本行业为其科技创新创造了良好条件，其拥有大量著名

的风险投资机构，如红杉资本等，每年风险资本投资总额占全球 50%以上。又如，纳斯达克是以支

持创新、高成长性企业著称的资本市场，作为全球科技企业的摇篮，纳斯达克汇聚了众多通过风险

资本支持成长起来的科技巨头，如苹果、微软和谷歌等。这些公司在早期发展阶段得到了风险资本

的资金注入，不仅解决了高风险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还获得了来自投资机构的战略指导和行业资

源支持。谷歌在其创业初期，通过风险资本的注资和商业化建议，迅速将其搜索技术推向市场，并

占据了行业领先地位。纳斯达克市场灵活的上市机制和对高成长企业的支持，进一步为风险资本

提供了明确的退出渠道，激励资本流向更多创新领域。当然，风险资本可能因追求快速回报而忽视

长期研发投资，甚至在特定领域引发市场泡沫，甚至引发金融风险。纳斯达克市场也曾在21世纪初

制造了互联网泡沫，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因此，构建良好的金融产业体系，能够为实体经济，特别

是科技创新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应用提供巨大支持。因此，一方面，要构建起一套金融促进

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体系，充分发挥风险资本、长期耐心资本等各类资本和多层次资

本市场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功能；另一方面，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定位，避免过

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和实体产业发展的侵蚀效应，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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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高国家的产业治理能力，增强产业政策有效性

产业治理是国家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为通过各类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发展方向、引

导推动产业升级、协调产业结构等。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了

我国在国家产业治理上具备更大的制度优势。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基本所

有制制度，是国家产业治理能力的基础，国有企业作为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能够紧紧围

绕服务国家战略，有效落实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领导核心作用，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产业政策的整体性和连贯性。在党的领导下，作为我国产业政策

实施主体的政府具备更强的产业治理能力和更丰富的产业政策工具，从而保证产业政策的有效实

施。而与我国相比，西方国家政府受其制度、意识形态和政府能力限制，无法有效地推行产业治理。

因此，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进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

优势，提高国家的产业治理能力，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一是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作用，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是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确保产业链自主可控，提升产业体系先进性、完整性、安全性的重要节点。 “集中

力量办大事”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必须强化和发挥这一制度优势，坚持党和国家对重大科

技创新的领导，围绕国家战略需求优化配置创新资源，把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起来，科学统筹、

集中力量、优化机制、协同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构建由国

家实验室、高水平科研院所、高校和创新型领军企业共同参与的科技创新体系。

二是要充分发挥产业政策的功能作用，促进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

构建。产业政策是国家产业治理的核心手段，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证明，产业政策对推动产业进步和

产业协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在国家工业化特别是特定的赶超阶段，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

施产业政策，是驾驭市场、快速实现赶超的重要政策工具；另一方面，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

业等“新产业”以及服务于新产业发展的新型基础设施部门的产业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新兴产业进

入门槛，解决在新产业发展初期面临的“协作失灵”问题，促进新产业形成。我国在实施产业政策方

面具有巨大制度优势，除了财政补贴、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一般性政策手段之外，还能够通过国家

发展规划、项目审批、窗口指导等方式实现。加之具有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有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

落实，使我国的产业政策执行更有力有效。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进程中，应当坚持我国在产业政策

上的优势，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着力解决创新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新产业的培育问题、产业

发展的激励问题、产业竞争格局塑造问题，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为新质生产力发展

提供沃土。

三是通过深化产业治理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在基础研究领域，与未来产业相关的前沿和重大技术创新面临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要充分发挥政

府在动员、组织和协调全社会力量方面的优势；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方面，需要更好发挥市场机制

的作用。要处理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构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协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

展的新机制。国有企业通常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积累，在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项目方面具

备一定优势。民营企业则更具灵活性和市场敏感度，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敏锐捕捉市场机

遇，在技术应用和产品创新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此，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国有企业

和民营企业协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机制，既发挥国有企业制度、资金、技术、规模等优势，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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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除妨碍民营企业创新发展的障碍，支持民营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盟和创新联合体，营造公平竞

争、容错宽松、充满活力的创新环境，以推动和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要持续深化知识产权保护、

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领域的改革，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结语

准确理解“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重大要求的前提是厘

清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新质生

产力发展紧密相连，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既要认识到新质生产力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作用，

更要充分认识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作用。随着科技重大项目

的深入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壮大、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颠覆性创新及新产业新业态的突破

性进展，一个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特征，满足“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加快形成，必将对我国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实

现高质量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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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ternal logic and key measures

ZHANG Chen1，LU Jia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P.  R.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P.  R.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rand backdrop of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in a century and the strategic 
landscap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tertwining and interacting, how to build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has become a crucial task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posal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ory provides scientific criteria and important guidance for this 
endeavor.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t requirement of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construct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necessitates clarifying the intrinsic log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As the contemporary 
evolu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erge through revolutionar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innovativ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depth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es.  The four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has expanded production factors beyond 
traditional elements like capital, labor, and technology to include new elements such as information, data, and 
ener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factors, the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production advantages are shifting 
from singular quantitative input to a dual emphasis on quantity and quality.  As a vital component of production 
method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actively promot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o tak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basic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take the advance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s the ultimate criterion for evaluating the success of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guide the direc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fully leverage the driving role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in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fforts must focus on: 1) Accelerating major scientific projects, strengthening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proactively cultivating future industries; 2) Creat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conducive to disruptive innovation and providing diverse scenarios for its application; 3) Recognizing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4) Standardizing and optimizing industrial 
competition environments; 5) Adjusting internal industrial relationships to form an innovation-driven, balanced, 
and efficient modernized system; 6) Enhancing national industri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leveraging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industrial policies.

Key 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isruptive innovation; 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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